
设在福州马尾的中国船
政 文 化 博 物 馆 成 立 于 1997
年，馆舍原本位于马尾的马
限山山麓，是依山而建的一
栋 5层小楼。2022年，为了彰
显船政文化，促进研究和文博
工作，福州市和马尾区将中国
船政文化博物馆搬迁到了百年
船政的旧址区域内，将一栋原
本是马尾造船厂工业仓库的
大 型 建 筑 ， 改 造 为 新 的 馆
舍，成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
的经典范例。

全新的展厅里，有一个名
为“马尾的西方面孔”的展区
很容易引人注意，一尊洁白的
西方人塑像赫然陈列在展柜
中，塑像的目光对视着来往的
参观者，仿佛想要诉说些什么。

这尊塑像是2014年中法建
交50周年时，时任法国外交部
长法比尤斯赠送给福州市的特
殊礼物，塑像的像主是一位名
叫日意格的法国人，1866年左
宗棠上奏的自强方案的重要技
术基础，就源自这位法国人。

1835 年出生于法国海滨
城市洛里昂的日意格，家境一
般，15 岁时考入法国海军预
备学校，17 岁考入法国海军
学校，后来成为一名低阶军
官。22 岁时，日意格来到中
国，因为对语言学习有天赋，
他在广州很快就掌握了中文。
靠着这一难得的“特长”，日
意格 26 岁时出任宁波海关税
务司，也就在那时和时任浙江
巡抚的左宗棠相识。

这位能够直接沟通的外国人
给左宗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
非常欣赏日意格的性格：办事认
真，态度谦逊，对中国人友好，
尤为难得的是，日意格还熟悉当
时中国社会和官场的各种交往习
惯、礼仪礼节，是一位“中国
通”。

1864 年金秋，日意格和同
僚德克碑在拜访左宗棠时，遇到
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
左宗棠突然向这位会说中国话、
写中国字的法国人讲起了自己的

设想：是否能够直接学习西方技
术，在中国建设一座能够建造新
式军舰的工厂？而且要让中国人
完全掌握这座工厂的管理、运
行，以及掌握设计军舰、建造军
舰和驾驶军舰。当时，困扰左宗
棠的是，到哪里去找愿意把技术
传授给中国的西方人，突然出现
在眼前的日意格，让他看到了某
种可能性。

就舰船设计、建造而言，日
意格完全是门外汉，没有任何相
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背景。就工
程师教育和海军教育而言，日意
格也几乎完全陌生，他在当时仅
有的相关身份，只不过是法国海
军的一名普通尉官。

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那
时，日意格突然提出可以帮助左
宗棠实现这个宏伟的梦想。

年仅 29 岁的日意格，究竟
是一种怎样的力量驱动他敢于承
揽这种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任
务？日意格在后来的生命中并没
有作过内心表露。或许是长期在
中国生活的经历，使得他对能够
帮助古老帝国走向近代化有了一
种冲动；又或许，是左宗棠许诺
可以给予的高昂酬劳，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今天的人们只能去

推想了。
对日意格的表态，左宗棠大

喜过望，给予了完全信任。日意
格的表现也让左宗棠满意，从
1864 年底开始，日意格去请教
专业的法国舰船工程师，开始编
制建设一座功能齐全的船厂所需
的设备清单、物料清单，以及教
会中国人掌握这些工业科技和海
军科技的种种计划，还有相应的
预算。犹如初生牛犊不怕虎，又
有几分“无知无畏”，并不懂舰
船工业和海军教育的日意格，给
出了一个如果让他来参与，可以
在5年时间里让中国学会舰船工
业和海军技术的大胆承诺。

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朝野
苦苦求索而不可得的自强梦想，
在日意格的承诺书上变得触手可
及，这让左宗棠深感满意。

正是凭着日意格的方案，左
宗棠在 1866 年 6 月 25 日上奏，
痛陈海权的重要性“东南大利，
在水而不在利”，指出建设船
厂、培养人才、建设海军，是挽
回海权、实现自强的必由之路，

“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
水师不可”。并合盘托出了自己
的计划：不再通过向西方国家购
买军舰的形式实现自强，而是引
进西方先进科技，使中国拥有自
己的船厂，能够自行设计建造新
式舰船，培育工程和海军人才，
成为可以不断持续的“海疆长久
之计”。

中法两个大国的友谊佳话，
就在左宗棠和日意格的相互信
任、相互合作中开始谱写。

洋员日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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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交往史上的船政佳话
陈 悦

5 月 5 日 ， 国 家 主 席

习近平在赴巴黎对法国进行

国事访问之际，在法国 《费

加罗报》 发表题为 《传承中

法建交精神 共促世界和平

发展》 的署名文章，其中提

到了中法交往史上的往事：

“150 多年前，法国人士曾经

参与建设中国福建船政和福

建船政学堂，法国最早接受

中国公派留法学生；百年前

中国青年赴法国负笈求学，

其中一些有志青年后来为新

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

出贡献。法国在西方大国中

率先同新中国正式建交。”

我们请马尾船政文化研

究会会长、福州市马尾区政

协常委陈悦讲讲中国福建船

政和福建船政学堂的故事。

从 1867年到 1874年的几年间，位于马尾的中国第一
个海防近代化机构船政，成了那时全国瞩目的自强希望所
在。亚洲规模最大的造船工业机构建成；包括了炮舰、巡
洋舰、运输舰等多个舰种在内的 15 艘蒸汽动力军舰建
成；中国人自己掌握了大型蒸汽机的设计和建造；中国首
个现代意义大学建成；中国最早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船政艺圃创办；中国第一批工程师、第一批生产企业管理
者、第一批专业技术工人诞生，中国第一批专业的海军军
官诞生……相伴而生的，还有中国第一条自营电报、中国
第一条自主绘制的现代海图、中国第一个电信学校、中国
第一个工程制图机构、中国第一个海军新兵训练机构等
等。从此，近代工业、近代海军，不再是遥不可及的
梦想。

1874 年年初，法国人日意格和他领导的西方技术团
队经过了中方的考核，确认 1866年设定的各项合同目标
都已实现。船政大臣沈葆桢充满感情地上奏，为这批西方
人申请嘉奖，在颁发给这些外国技术团队的勋章上，铭文
是“福州 船政成功”。作为对日意格的嘉奖，沈葆桢经
过奏请，还专门为他定制了一件貂皮黄马褂，这件黄马褂
至今仍然珍藏在法国的日意格故居内。

大功告成，临别之时，日意格向船政大臣提议，如果
要进一步巩固船政中法合作的成果，应该将优秀的船政学
堂学生直接派到欧洲留学，到工业科技和近代海军知识的
源头“探源求真”。

正是在这位法国人的推动和联系下，1877 年，船政
开启了首届留欧学生计划，首开中国向欧洲公派留学生的
历史。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巴黎综合理工大
学、巴黎政治学院、巴黎桥路学院等，当年都是船政留学
生们学习过的地方。

中法合作成功之际，日意格想起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
的左宗棠，写信向左宗棠报告自己已经完成了当初的约
定。当日意格寄出的书信和葡萄美酒到达福州千里之外的
兰州时，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很动情，回函表达了对这
位法国朋友的依依惜别之情：期待自己未来有机会能够再
回福建，那时在大海上如果看到中国船政造的军舰，就好
像和法国朋友重逢一般。

（本文作者为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福州市马尾
区政协常委。本版供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船政成功

从 2023 年年初开始，在福建省福
州市的东郊方向、马尾主城区的江岸
边，开辟了一家“中国船政文化城”文
旅园，内里有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最忆船政”剧场、建于1867年的“轮
机车间”、建于 1898 年的“铁胁厂”、
建于 20世纪 20年代的法式钟楼、一座
座大型的吊车……

时光回溯到150多年前，这个今天
游人如织的园区，那时曾是整个中国目
光汇集的焦点。1866 年，为了不再遭
受两次鸦片战争失败那般的奇耻大辱，
为了寻找到一条自强的道路，为了在那
个剧烈变化了的世界上找到中国人自己
的定位，在福州马尾创建了一家名为

“船政”的机构。
按照创始人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描

述，为了建立“船政”这个机构，他实
际在心中不断思考、计划、复盘、修正
了整整三年——“怀之三年”。在他所
预见到的种种挑战和问题，都找到了可
靠的解决办法后，才最终在1866年的6
月25日正式具折上奏。

那份将近4000字的长篇奏章，于7
月间到达京城，7月14日清王朝作出上
谕，罕见地给予了高度评价，盛赞左宗
棠上奏的方案是“中国自强之道”。

“自强”，是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
争后的中国社会不断被提及的热词。古
老的中国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
生的世界之中，大海那边的西方列强联
樯而来，用闻所未闻的坚船利炮轰开了
中国的国门，曾经的“天朝大国”突然
面临着生存危机，不断遭受战败、割
地、赔款等史无前例的奇耻大辱。为了
保国保种，“自强”成了当时的中国人
眼中挽救国家命运的途径。

如何才能实现国家的自强？怎样寻找
到一条通往自强的道路？在终于克服了承
认自身不足、坦率向“洋人”学习的心理
和道德障碍后，又一个新的难题接踵而
至：纵横大海的西方蒸汽动力舰船，代表
着工业革命的科技结晶，对此一无所知、
毫无基础的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获得这样
的科技装备。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开始，两江
总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过美国洋员
亨利·华尔和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
各自进行了探索尝试，希望通过直接购
买西方先进舰船装备，来迅速实现自
强。不过这些努力的结果让人大失所
望，由于缺乏国际交往经验，且没有充
分考虑到获取装备的同时还需要有能够
驾驭装备的人才，“买船”模式的几次
自强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

正是充分思考了这些前车之鉴，闽
浙总督左宗棠在 1866 年上奏的是一个
全然不同的自强计划，显得更为切实可
靠，也正由于此，被盛赞为“自强之
道”。

“自强之道”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
展厅内，陈列着一台被称为

“镇馆之宝”的国家一级文物
——1867 年法国制造的直刨
床 （现代俗称插床），船政创
建时从法国进口的第一批设备
中的一件。这台机床在 2019
年 10 月 30 日征集入馆前，一
直在工作。

围着这台直刨床，参观者
们基本上都会注意到机器身上
的铭文，以及大量运用曲线设
计的工业美学。实际上，这台
机器真正的价值不仅限于此，
它象征的是一种无保留的信任
和合作。

这台设备出生时，是西方
国家的工业核心科技——机床
的一种，机床在当时的中国被
形象地称为“制器之器”，即
可以生产机器的机器，现代则
称为“工作母机”。工业革命
时代，一切工业科技的核心是
蒸汽机，而加工制造蒸汽机的
机床，就是生产这种核心设备
的关键装备，“工业魔法”的
源头。近代中国纵使突破外交
阻力，能够从西方获取到军

舰、蒸汽机、大炮等先进装备，但
这些只是属于工业制成品，获得之
后并不能使中国具有自我复制、创
造的可能性。而机床则完全不同，
一旦掌握了这种设备，意味着中国

就具有了生产各种机器，乃至生产
机床自身的工业硬件能力，左宗棠
把这种灿烂的景象形容为“化一为
百，化百为千万”。

左宗棠谋划在福建福州的马
尾创设一个前所未有的海防机构
——船政，同时也订立了一个宏
伟的目标和办事准则——“权操
诸己”。这个机构的初始装备、
技术将要依靠西方国家传授，而
最终的目标则是必须实现一切都
操于中国人自己之手，不容许在
技术引进和学习中出现任何一点
为外人要挟和把持的问题。这种
牢牢掌握主动权，牢牢保护主
权，学习务求穷尽的思路，成为
船政从创始开始一直绵延至今一
个半世纪的工作法则，在今天的
船政文化、文旅创新等工作中，
仍然随处可以感受到这种穿越时

间的力量。
基于这样的考虑，左宗棠向

日意格提出要求。日意格必须帮
助筹建外国技术团队、引进设
备、引进管理。在福州马尾300
多亩的船政土地上，要建立起建
造近代化舰船所需的各种装备的
研发、生产机构，船政不仅要具
备设计、建造船体的软硬件能
力，也要具备设计、建造蒸汽
机、锅炉、船用仪表、船用门
窗、缆绳、风帆、舢板等所有的
相关装备的能力。日意格组建和
领导的外国技术团队必须要完成
这一目标，同时还要做到让中国
人在几年时间里学会管理和组织
工业化生产，学会自己创新设计。

鉴于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的种
种惨痛教训，左宗棠为了防止这
次技术合作被西方政府附加上政
治条件，努力将合作限制在与日
意格本人的民间合作层面上，以
合同来规范和日意格的责权关系。

1867年2月，被要求“授人
以渔”的法国人日意格回到祖
国，开始为中国船政定造“制器
之器”，雇佣技术团队，准备把工
业科技和海军技术输出到中国。

“权操诸己”

消息传开，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海
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严肃地警告了日意格，并在清王朝高
层官场和法国外交界散布各种流言，意在挫败这次“疯
狂”的计划。日意格本人在法国也遇到层层阻力，一个法
国人，要把工业和海军核心科技传递给中国，很多西方人
难以理解这种做法，也难以把握尺度，在西方世界，日意
格几乎被看成了一个要成为普罗米修斯般“盗火者”的
人物。

最终，1867 年 7 月 25 日，经法国海军部上报，法国
国王拿破仑第三亲自召见了“盗火者”，让日意格意料未
及的是，拿破仑第三认为日意格事实上架起了一座法国和
中国进行友好合作的桥梁，是一个希望的开始，对日意格
的举动表示了赞赏，授权其向中国输出机器和技术，并要
求日意格必须尽职尽责完成为中国工作的义务。

原本限定在民间层面的船政中法合作，就这样被提升
到了国家间合作的层面。而这也是 1840年后，中国和西
方之间第一个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平等的技术合作。

1866年12月23日，船政的土建工作在马尾动工，首
任船政提调胡雪岩负责统筹工程，并从上海、宁波、福
州、香港等地招募数千工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
群体。

1867年1月，福州城内于山山麓的定光寺内，传出了
一些奇怪的声音：“阿，呗，兹，得”，这是一群福州少年
开始诵读“A、B、C、D”的声音。船政学堂开始了教
学，这是中法合作的重要部分。这是中国首个现代意义的
大学，也是首个法式大学。开学时，在马尾的校舍尚未建
成，学生们假借在城内的白塔寺和仙塔街，以及马尾的喇
伯顺洋行等地，开始了基础的语言和数学学习。

在科举是教育主流的时代，中国社会对福州出现的这
个奇怪的学校还颇为不解，家境较好的人家尚不可能让孩
子脱离科举取士的进取之路，船政学堂为了解决生源不足
的问题，开出了不仅不要学费、每月还给学生4两银子赡
家费的奇特待遇。一批家境贫寒的福州子弟走进了船政学
堂，包括父亲刚刚去世的严复，父母双亡、依靠寡嫂生活
的林泰曾，被生身父母送人收养的刘步蟾等等。

几个月后，船政的官员突然出现在了香港的中央书
院，开始宣讲动员，一些学过外语和基本科学的中学生被
从香港吸引到福州，加入到了船政学堂学生的行列，其中
著名的有邓世昌、李和、林国祥等。

到了 1867 年 10 月 6 日，古老的马尾突然到来了一群
金发碧眼的法国人，日意格带着从欧洲雇佣的技术人员到
达船政，其中一些法国人考虑到未来将在中国工作多年，
还将自己的妻儿也带到了船政。此后，陆续到达马尾的法
国以及英国、俄国技术人员，总计 45人。在日意格的翻
译协助和管理下，这群西方人配合船政中国人员，担任着
总工程师、车间主任、车间领班、学堂教授、练习舰舰长
等不同职务……

中国进入了近代工业和海军的世界。

国家合作

日意格率领的船政外国技术团队人员合影日意格率领的船政外国技术团队人员合影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收藏
的日意格像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收藏的
1867年造插床


